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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感慨中日益丰盈！这句

话。竟勾起了我久藏于心的太多感

慨。

想来，已是近两年的光景了。

金秋十月，一个多彩的季节。清

晨的阳光，透过金黄的树叶，零零散散

地落在红得耀眼的枫叶上，镜头下的

枫叶便如国旗上的五角星，一片一片

在温暖的光中闪耀着，令人移不开眼

睛。沉醉间，一位长发及腰，身穿黑风

衣，神情温润的女子款款地走进了视

线里。瞬间，枫叶也变得灵动起来，本

是擦肩而过的两个陌生人，却在这样

一个阳光正好，枫叶正红的早晨，因了

枫儿身边的一个女子而熟络起来。

就这样在斑驳的枫树下被一个只

在文字中认识的女子抓住了双手。那

种感觉正如透过枫叶的阳光，是温暖

的，只是从那双手上，我细心地感受到

了粗糙。更令人感慨的，是那感染力

极强的爽朗笑声，于枫叶间回旋，几片

红红的枫叶应声随着微风飘落在我们

脚下，现在想来，当时的情景一定很美

吧，如诗似画。

她说她笔名叫枫儿。一个富有诗

意的名字，想来应是一位赋有才情的

女子吧。

自此，你来我往的接触便多了起

来。也许是同频的缘故，大有相见恨

晚的感觉。在一起时，大多谈论的都

是关于文学，摄影，人生，每次的相谈

甚欢，都会让我们有了期待，期待下一

次的相聚。

而对于枫儿的了解便也多了起

来。从她的言谈中了解到，枫儿是一

个吃了很多苦的女子，这个时候我才

明白为什么第一次相遇时我感觉到她

的手为什么是粗糙的了，原来是有原

因的。由于是双胞胎的缘故，母亲只

能把她放到姥姥家来养，从小就锻炼

出超强的独立性。嫁入婆家，由于婆

家人口多，日子过得也是艰难。从最

初的几亩地的苗圃，到现在的百十亩，

十多年来，一个人苦心经营着。几乎

每年都是从春天四月初开始上山，一

直到十月底才会下山，这段时间里，育

苗，起苗，卖苗，忙得几乎不见人影，本

是执笔写人生的女子，却拿起了铁锹，

生生把自己的人生深深地扎根在这百

亩苗圃地里，且无法自拔。自己也变

成了无所不能的小强。

其实，在见到枫儿人之前，便已读

过枫儿的文字，文字间的情感，总能引

起共鸣。亦是心思细腻的性情中人。

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发现，每每见到

令人感触的人或事，枫儿总会不经意

间来上两句或诗词，或歌赋，这时，小

女儿的情怀便会泄露无疑。甚至让你

怀疑，那爽朗的笑声是怎么发出来

的。那百亩苗圃是怎么经营下来的。

枫儿说，她最喜欢的花就是开在

十三道湾山间，地头，崖石缝中的山菊

花。且最喜它顽强的生命力。无论在

怎样的环境下，它都会扬着一张白里

透着粉的笑脸！

今年“十月一”前一天，恰逢秋

雪。漫天飞舞的雪花，犹如飘落人间

的精灵，整个黄岗之巅被冰雪覆盖，映

入眼帘的是红黄白绿紫，仿如一个姹

紫嫣红的童话世界。而真正震撼到我

的是那些依然盛开在十三道湾道路两

旁的山菊花。那是怎样的一种美啊。

壮烈且绚烂。此刻的世界，那般纯净，

洁白的雪花在空中弹奏着优美的旋

律，山间的山菊花在地上尽情地舞

蹈。时而依雪而卧，时而仰起一张张

落满雪花的笑脸，摇曳着纤细的腰身，

有的被冰雪遮住，无奈地低下了头，努

力从雪中扬起的一张张白中透着粉，

粉中透着黄的笑脸，花瓣儿闻风而落，

似诉说，似告别，更似无畏冰雪的勇

士，坚守着这一季的美好。恍惚间，好

似枫儿的笑脸与山菊花重叠起来。那

一簇簇摇曳在冰雪中的山菊花，如枫

儿的笑声荡漾在十三道湾里。

人生，在某个时间段，总会让你遇

见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有些人只适合

擦肩而过，而有些人想擦肩而过却很

难，她会抓住你的手，走进你的生活，

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人生感悟，正如枫

儿，一个有着爽朗笑声，外表钢筋混凝

土，却怀着一颗小女儿心的赋有才情

的女子！

十月的枫叶，红透了树梢，偶尔几

片，随风起舞，那是生命之舞，绚烂夺

目。这个季节，总让我想起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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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书在解释杂言诗《八连颂》时说：“杂言诗
是古体诗的一种，最初出于乐府诗。以这种题
材写就的诗，字数、韵律方面均无严格要求。”句
中“题材”是“体裁”之误。

“题材”是指构成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材料，
即作品中具体描写的生活事件或生活现象，如
农业题材、军事题材、现代题材、历史题材等。

“体裁”是文章或文学作品的形式类别。如文章
可分为记叙文、议论文、抒情文、应用文等；文学
作品可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从体裁
上来划分，古体诗可以分为三言、四言、五言、六
言、七言、杂言等。

“题材”是内容，“体裁”是形式，二者不能混
为一谈。

“ 题 材 ”？
“ 体 裁 ”？

一直梦想着有机会出一本自己的书，可是机会来了，却因为

老公的当头一棒，将我的梦打得七零八落。老公的话一直在耳边

回响：“你出书有什么意义，谁会看你的书？”

我不在乎谁会看我的书，可是我一直梦想有一本署名自己的

书。从小我就喜欢文字，作文一直很好。中考的时候，我的语文

成绩名列小镇第二，在校时作文多次被当做范文，在班级广为流

传。但那时候并没有对文字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在中专学校的

四年，我养成了写日记记录心情的习惯。还作为业余爱好者经常

向学校的校刊投稿，也被采用了一些作品。但有一件事却改变了

我的想法，现在想想真的好心痛、好无知。记得我投写了一篇微

型小说《敲门》到校报刊，结果报刊主编认为是抄袭，给枪毙了，会

议上还旁敲侧隐地进行了不计名批评。那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我

相当的委屈和愤慨。可我怎么解释都无效，我把自己的草稿拿给

那个校刊主编看，可她就是不相信。她的不信任让我从此告别校

刊，直到毕业我再也没有投过一次稿。写日记的习惯也放弃了。

现在想想自己是多么的幼稚和愚蠢呀！

直到2001年，我新调了工作，思绪难平，伤心透顶，“愤”笔疾

书《女儿是一剂良药》和《贫困是一笔财富》。我用无声的文字让

自己振作起来，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真正坚持下来业余写作

是2005年，婆婆病逝，《怀念天堂里的婆婆》让我真真实实地把自

己和婆婆的感情用文字写出来，随后《我替公公相亲》《后婆婆》等

一系列心情日记出炉。我用文字和自己交流，让自己的精神世界

得到净化，得到从没有的快乐。我写的一些小散文相继在一些报

纸、网络上发表，我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文字，让我

成为一个既简单又快乐的人，我的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我加入

了旗作家协会、市作家协会，成了当时本单位系统内网文字版块

的版主，还被委任旗内一家知名网站的版主，不知不觉也算小有

名气了。

我身边爱好文字的朋友，基本都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尤其是

旗作家协会的会员们基本是作品不断，而我还没有署名自己的作

品，从内心感到惭愧。也多次被鼓励出一本吧！看看自己越来越

多的文字，几十万到百万字，虽然不够精致，上不了大台面，但很

多朋友都说很喜欢我这种贴近生活真实健康的文字，喜欢读我的

家长里短，点点滴滴。我想可能是因为简单和单纯在现实生活中

太少了吧，我这样坦白的人才得以被喜欢被关注。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缘于身边一些文友的影响，我渐渐萌生了一个梦想，自己

也要出一本属于自己的集子。虽然参与过网友合集出的书籍，但

并不是自己的专属。

机会来了，有编辑主动打电话联系我，真是喜出望外。可是

把想法告诉老公，他则当头一棒。他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非常认

真的人，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出个样。他对文字不感冒，不能理解

我热爱文字的心情，我们在这一点上不能达成共识，但我也不想

因为自己的固执让家里出现不和谐的因素。也许是因为太在乎

他，我才一次又一次放弃自己的这个梦想。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梦

想，心里会杂乱无章地长出各种烦恼，我就是这样的心情。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理解我这个蠢蠢欲动的梦想，但我

想圆一个梦不应该是多么难的事情，我想经过时间的流逝，他一

定会支持我圆梦的。我等待，我坚持，相信一定会水到渠成、瓜熟

蒂落的。小女人将不再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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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人的烦恼
■■■■■■■■■■■■■■■■■■■■■■■■■■■■■■■鲍敏杰

一，绝句七首

沙地云杉世界鲜，虬龙盘古四百年。

北疆大漠荒原固，虐雪狂风志更坚。

铁骨雄姿战酷寒，安于职守品超凡。

红鳞凝血英雄气，天下堪称第一杉。

俊体雄姿伴芳华，层层伞盖度生涯。

躬身荫庇儿孙护，鸟兽松林快乐家。

（芳华：春天）

根系发达大漠封，乾隆御赞第一松。

浑身正气品行远，玉柱擎天架海龙。

逸态生成受熬煎，安居塞北若许年。

古根盘亘尘沙锁，凝炼诗行远古传。

松涛瀚海馥郁新，异兽奇珍伴飞禽。

尊崇神杉为瑰宝，文人墨客赞到今。

摒弃浮尘气质刚，松涛鹤唳抗风霜。

沧桑百转筋骨硬，啸吻苍穹醉扶光。

（扶光：太阳）

二，七律三首

沙地云杉碎碧长，茫茫蓊郁北边疆。

奇绝伟岸如宝塔，部落连天比海洋。

群鹿争鸣修府第，松梢飞鸟建新房。

草原遍地多生宝，锦绣乾坤底蕴藏。

世所稀存沙地松，嵌于万顷漠风中。

历经胡地千年雪，赢得酬答百世功。

地质公园为上品，精心养护益苍葱。

珍禽异兽皆稀有，入药茗花美誉隆。

敖包山上放眼观，高耸风姿入云端。

木落森罗隐日月，磅礴浩瀚藏碧烟。

古松历世悠悠过，林海托举湛湛天。

倘若结庐来小住，修真养性做神仙。

（碧烟：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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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住在克什克腾旗经

棚镇二街，四街是个较繁华的商业街，在街中部

有一所小医院，即经棚公社医院，它的前身是经

棚镇“福源堂”“永源堂”“宝元堂”三个诊所，于

1952年合并组成的诊所，大多是中医。当时，经

棚公社医院是仅次于旗医院的一所联合医院，

1965年，“文革”刚开始，改为景峰公社卫生院，

建院初期没有病床，到了1969年，开设病床20

张。1979年转为旗中蒙医院。

公社医院在我的记忆中，有位杨院长主持

医院工作多年，而且设置了几个科室，业务院长

是何院长，他是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别看是院

长，每天都坐堂看病。这里的医务工作者，虽然

不是医学院毕业，但多数是中医世家，医术很

高，来这里的普通群众不但医好了头疼脑热，还

治疗好许多疑难杂症，因此慕名前来看病的人

很多，到这里来看病，不用挂号，更不收取挂号

费,患者可随意到各科室看病。

这里的医生看病非常随和，记得1967年夏

季的一天，我的大女儿雪梅出生不到10个月，

突发重感冒，高烧快到39度，这天傍晚又下着

大雨，因家中没有雨伞，我就急忙冒着倾盆大雨

往公社医院跑。我和正在值班的初桂珍大夫一

说，她二话没说，冒着大雨就往我家跑，到家后

赶紧给孩子打了退烧针。之后她不让我送，自

己又冒着大雨赶回医院，第二天我去医院告诉

她，孩子已经有点退烧，她让我买了一盒牛黄安

宫丸给孩子服用。她说，如不及时治疗，孩子抽

搐起来，就难治了，初大夫冒雨给孩子看病的那

一幕，至今令我难忘。

这里的大夫非常体谅困难群众看病的难

处，有时还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接济困难患者。

有一位叫小金的患者，当年因打针不慎造成一

条腿残疾。韩紫云大夫知道她的困难后，经常

把她接到自己家吃饭，给她做衣服，给她看病。

视她为自己的亲生女儿。韩大夫是回族，小金

是汉族，她们可真是回汉一家亲啊。虽然韩紫

云大夫已去世二十年，小金搬到呼市，但 2017

年7月份，小金特意来到赤峰，看望了八十三岁

的韩爸爸一家兄妹，还用真情抒写并诵读了一

篇怀念韩大夫的文章，感人泪下。这就是当年

的医患情感。

当年经棚公社医院的领导和医生们，不负

众望，在医院条件简陋、医疗条件很差的情况

下，工作认真负责，主动到病人家中去看病，主

动扶病人进病房，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让群众十

分钦佩。

“经棚公社医院”早已消失，但朴实良好的

医疗作风仍在老经棚人中口口相传。如今的

“经棚公社医院”早已成了现代化的克旗中蒙医

院，是一座中西医、蒙医等全科医院，现代化的

大楼拔地而起。今日的中蒙医院人员虽然增至

几百人，但他们仍传承着老“经棚公社医院”的

传统，精心服务患者，做民族团结的模范。

现任院长及许多大夫护士我已不太了解，

但从家乡经棚人的口中得知，克旗中蒙医院在

群众中的口碑，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尤其是当年

的宋福林家、邢家几代大夫高超的医疗技术、高

尚的医疗品德，在家乡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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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遗忘的经棚公社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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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地走在春风里

感受春风的温暖和细腻

无声地拨乱一根一根发丝

牵动一段一段记忆

听到了芽尖儿的呼吸

酣睡中醒来

嘴角流淌着梦中的甜蜜

山涧的小溪欢快地奔流

涌动着不达大海誓不休的追求

文静的河柳

有着说不尽的温柔与娇羞

夏雨叩响窗棂

早起的鸟儿叫声嘤嘤

快速生长的秧苗

有如点火的火箭——嗖嗖嗖

气温高得过了头

繁花的热情毫无保留

雷公电母情绪上来也会怒吼

滚雷惊天 闪鞭复仇

走进五彩斑斓的秋天

丰富的色调美丽了大自然的容颜

硕果丰腍 瓜果香甜

稼穑归仓 心足意满

三春没有一秋忙

收割希望才是真正的王

机声隆隆

风吹日晒填满农人的胸膛

冬日太阳收敛了锋芒

飘逸的雪花粉墨登场

沉淀 积蓄

准备来年再续辉煌

抛一盏烈酒 升腾起万家炊烟

双掌合十 闭上双眼

许下一个心愿

勾勒出一幅崭新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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